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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

一八五五年 

驰骋在碧草如茵、金黄色野花与黑柏树相互辉映的原

野上，嘉士德爵士的心田中蓦地浮起了一丝幸福的感觉。 

在数周的奔波劳累，又不时地参加外交会议与商讨调

停之后，嘉士德爵士感到此刻能卸下重担，实在是无比的

轻松、畅快。 

这是一个明朗亮丽的夏日，天空澄澈似水晶，嘉士德

爵士勒住了马，低下头来，细细地审视着这个繁华壮伟，

充满学术与艺术气息的城市。 

虽然康士坦丁堡的光辉已不如昔，然而远眺那些伟大

华美的建筑，高耸入云的尖塔，壮丽的大理石柱廓与金壁

辉煌的宫殿，却仍然强烈地激荡着人们的心怀，不断引起

人们的神往。 

嘉士德爵士兵虽然在这里生活了好几年，但此刻，凝

望着阳光普照之下的康士坦丁堡，却仍不由得衷心赞美它

的美丽。 

从这儿，可以很清楚地望见一片蔚蓝澄净的水，粼粼

地注入玛墨拉海。 

往北眺，便是狭长的博施普鲁士海峡，此刻正泊满了

帆船、汽艇以及一些运送军队到克里米亚的战舰。 

出神之际，嘉士德爵士蓦地想起此行的目的是打算为

他的长官——新近封爵的英国大使史瑞福爵士——选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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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精致的礼物。 

他原想趁上次出任波斯特使之便，在那儿选一件礼物

的。 

没想到在德黑兰停留的时间意外地仓促，根本无暇仔

细的挑选。再说，那些礼物要是呈奉在这位曾革新奥斯曼

帝国，被人们尊称为“大奥奇”的伟人之前，也显得太平

凡无奇了。 

就象那些华丽绣花的长袍，镶满珠玉的剑鞘，锦缎绫

罗，在史瑞福爵士的眼中简直太平凡，太庸俗了。因此嘉

士德爵士费尽神思，想为这位敬爱的伟人与外交上的良师

选一份独特的礼物。 

转念之间，他想起上次在一家小店里，发现了一些珍

贵的古迹，据他推测很可能是希腊人或罗马人遗留下来

的。在康士坦丁堡有许多银楼与古董店，往往会出其不意

的在其中碰上一、两件宝物。这些宝物大半是先人的陪葬，

后来被小偷或考古学者挖掘到才流落世间。 

“相信会找到一件史瑞福爵士欣赏的东西！”嘉士德

爵士喃喃自语着。 

调转马头，他朝着世界最可爱的城市——康士坦丁堡

——行去。 

竖立在他眼前的是许多壮观的建筑物。 

包罗了剧院、音乐厅、陈列馆的希伯姆宫和终日吸引

无数信徒的巴希利加宫。 

除此之外，到处都散布着为人崇敬、赞颂与神注的寺

院、尖塔。 

最引人注目的还是曾为苏丹皇宫的希拉利奥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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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密围绕在宫外的黑柏树，更为它增添了一份阴森之

气。 

希拉利奥宫曾经是康士坦丁堡的中心！ 

在这座宫里，有爱、有恨、有美、有丑、有野心、有

罪恶、有荣华富贵、也有可怖的聋哑人。 

被厌弃的美女，被废的苏丹，往往会道到同样的下场：

被偷偷地抛入平静不湍的博施普鲁士海中。 

在这里，死亡与生命，美丽与腐朽，赤裸的罪恶与柔

美的处女，恶行与鸟啭，并生并存并立。 

随即，嘉士德爵士发现自己到了市场。在市场的周围

林立着许多商店，出售各类的绣品、金饰、盔甲、布料、

食品，间或夹杂着各色蔬菜及本地特产的水果。 

而穿梭在市场曲折窄道中的人们，正象一个五彩缤纷

的万花筒。 

其中有束着五彩腰带，肩负重物的亚美尼亚人，也有

穿着长斗篷，围着面纱的妇女；有衣衫褴褛，伸着枯瘦的

双手，不断乞怜的瞎子，也有带着侍从、打着遮阳伞的土

耳其官员和穿着皮衣、戴着皮帽的波斯人。 

此外更点缀着一些载满重货的驴子和瘦马，蹒跚地行

着。 

嘉士德爵士深爱着这个熟悉的东方世界。 

在他眼前又出现一个顶着一盘甜品的土耳其人；包白

头巾、穿深色长抱的苦修僧人以及骑着骏马、戴着红毡帽

的土耳其兵。 

同时在他两旁挤满了各色小贩，兜售着各种高贵的货

色，象保加利亚的绣花锦缎、纯丝编织的波斯地毯和布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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萨的纯丝，他却不为所动，缓缓地前进着。 

他正在猜想着自己是走错了路，还是记错了小店的位

置时，忽然从前面传来一阵喧闹声。 

喊声逐渐变成阵阵怒吼与叫嚣。 

人们忽然警觉起来，机敏地、忧惧地朝着吼声来源望

去。 

一群人朝着这条窄街跑来，有些人的手里持着木棍，

在他们身后还拖着一样无法辨识的东西。 

嘉士德爵士立刻退到街边，两旁的摊贩也急急忙忙的

想把自己的货物堆回窄小的店铺中。 

但是太迟了，鲜翠的蔬菜翻撤了一地，水果也纷纷地

滚落，于是惊叫声、咒骂声、喧闹声全融汇在一起了。 

连嘉士德的座骑也耸起了双耳，烦躁不安地摆动着。

好在它曾受过严格的训练，还不会被这场混乱吓坏。 

向前面移动了几步，他蓦地发现身旁站着一位穿白衣

的欧洲女子。 

她紧靠着小店的墙壁，神色仓皇显然是十分惧怕，在

她前面有位土耳其人，似乎是她的仆人。 

在土耳其，女人不带侍从，是不敢上街的，即或如此，

到市场的女子仍然少之又少。 

她的穿着并不时髦，但却异常清雅。嘉士德爵士看得

出她的身材非常优美，秾纤适度，而且她年纪很轻。 

此时，这批人群拥塞在他们附近，喊声震耳欲聋，嘉

士德爵士方才听出： 

“杀死他！” 

“宰了他！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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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给他吃点苦头！” 

“间谍！该死！” 

现在，他才看清这群人拖着的竟是一个人！他的双手、

双脚、衣服、头发⋯⋯无不被人拉扯着，脸上沾满了鲜血，

眼睛半闭着。 

显然，他已被折磨得半死不活了！ 

战争常常会被人利用、煽动，轻而易举的就能被起一

场暴动。 

早在他到康士坦丁堡之前，他就听说，此地掀起了一

阵“间谍热”，人们开始怀疑那些不能证明自己国籍的外

地人就是俄国人。 

此刻被逮捕的这个人，仍然不断地遭到人们的唾弃踢

打，蒙受着百般凌辱。 

从马上，嘉士德爵士看得出引起这场骚动的牺牲者，

虽然浑身是伤，但身份教养却很明显的要比那些迫害他的

暴徒高尚得多了。 

“我们⋯⋯能⋯⋯帮得上⋯⋯忙吗？” 

一瞬间，他诧异是谁在说话。随即发现方才倚墙而立

的那位女子正欠着身子在对他说话。 

虽然她的英文很流利，但嘉士德爵士知道她绝不是英

国人。 

“没办法。”他很快地回答，“你得知道，我们也都是

外国人！若不幸被卷入这场是非中，可会惹上杀身之祸

的。” 

“可是⋯⋯也许他并没有做什么⋯⋯坏事！” 

“他们认为他是俄国间谍！” 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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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知道。”她说：“但他们也许弄错了！” 

“可能。”嘉士德爵士回答，“不过我们最好别去干预，

况且我们也没有能力帮他的忙。” 

此刻大批群众仍然继续吼着前进。不断擦身而过的人

群，使马烦躁地摇晃着。 

被拖着的人，似乎已经失去了知觉。 

然而仍有许多人不断地加入行列，甚至一些袖手旁观

的店东也跃跃欲试，想加入凑兴。 

“我们最好赶快离开！”嘉士德爵士表示。 

他对“暴动”可说是了若指掌。他知道暴动就象一团

火焰，很快就会蔓延开，造成一连串悲惨、可怕的灾祸。 

除非等到这场暴动完全平息，市场将不再是个安全之

处了。 

他望着身旁的女子。 

“若不嫌弃。”他说：“乘我的马比你走路回去要安全

得多了。” 

正如他所预料的，此时有许多人正勿匆忙忙地加入前

方不远的群众中。想必对方也看到了，因为她立刻说： 

“那真是感激不尽。” 

于是她转身面向着前面的仆人，那是一位温和庄重的

土耳其人。 

“你回去吧！汉弥，”她说，“这位先生会照顾我的，

再走下去是非常不智的。” 

“正是，小姐。” 

嘉士德爵士弯下身，搀起她轻巧的身子，坐在马上。 

她戴着一顶小巧的软帽，因此虽然坐在前座，却丝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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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影响嘉士德爵士的视线。 

他右手执着缰绳，娴熟地驾着马，间或闪避一旁，让

人群经过。 

幸运得很，大家的注意力都被暴动行列吸引了，因此

并没有特别留意到嘉士德爵士和他的女伴。 

不一会儿，嘉士德爵士转入另一条小路，路上只见数

匹疲累的驴子，载满了乡村来的新鲜食物，缓缓而行。 

“最好的办法是绕道而行，”嘉士德爵士说，“如果你

愿意告诉我你的住处，我可以绕一些宁静宜人的小路，送

你回去，这样走法会比刚才安全得多，也愉快得多了。” 

虽然他心中已猜测到这群暴徒的去向，但他仍然不愿

轻举妄动。 

因为这群暴徒早已失去理智，根本无视法律的存在，

正不断地向市中心集中，虽然此刻他们幸而避开，然而这

个事件却很可能会造成对所有外国人不利的情况。 

“真可怜！”这位女子轻柔地说。“我简直无法忍

受⋯⋯想到他受到这么悲惨的折磨！” 

“好在此刻他已没有任何知觉了！”嘉士德爵士答道。 

现在，他才定下神来打量她，竟意外地发现她长得非

常美丽，堪称明艳绝伦。 

他觉得她有一种特殊的气质，是他在别的女人身上从

末发现过的，更想不出她到底是哪里人。 

她的眼睛又大又黑，象两泓深不见底的潭水；挺直小

巧的鼻梁，和柔软红润、花瓣似的嘴唇，很匀称地排列在

小小的鹅蛋脸上。她的皮肤非常细致洁白，却衬着一头如

云般的黑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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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么美丽的女子，只有一个仆人保护，在康士坦丁堡

行走实在是太危险了，这个想法立刻浮上他的心头。 

一股好奇心驱使着他，于是他问：“我想我们该自我

介绍一下吧！我是嘉士德——嘉士德爵士，英国人。正要

到英国领事馆。” 

“我是法国人，先生，万分感激你的搭救。” 

嘉士德爵士觉得她看起来、听起来都不太象法国人，

虽然她的法语说得十分正确古典。 

一转念，他又想也许是多年居留异邦，使她看起来不

太象法国人。 

“芳名是⋯⋯” 

“雅娜。” 

他扬起眉毛。 

“这可不象法国名字呢！” 

“我是在这儿出生长大的。” 

难怪她看起来不象法国人，他想。 

他同时感到她似乎不愿意说出自己的姓，对于此点嘉

士德爵士虽有点失望，但也不禁在心里称许她的谨慎。 

毕竟，他们只是萍水相逢，有良好教养的女子是不应

该随便与陌生人太亲近的。 

“愿意告诉我你的住所吗？”他问道。 

听了她的说明之后，嘉士德爵士感到无限的惊诧。 

据他所知，那附近并没有适合欧洲人住的房子。 

因此，他对面前这位优雅高贵的女子益发感到好奇

了。 

“你可喜欢康士坦丁堡？”嘉士德爵士寒喧着。 



◆ 爱 的 奴 隶 ◆ 

─ 9 ─ 

 

“有时候我真恨死它了！”她说： 

“想想刚才那些残酷的人！” 

她的声音透出一份激动，嘉士德爵士知道她仍在为那

位不幸的俄国人难过，难过他生前饱受折磨，死后仍不断

地遭人凌辱。 

“的确，土耳其人有时是很残忍的。”他说，“不过，

换个角度来看，他们往往是最好的战士。据我所知，英、

法两国对土耳其在克里米亚的战绩都相当赞佩呢！” 

“根本就是一场无聊、不必要的战争！”雅娜答道。 

“对极了！老天爷知道大使曾费了多少力量想化解这

场战争！” 

“但并未成功！”雅娜的语气中带着讽刺。 

“要知道俄军方面可没这么想！”嘉士德爵士说，“这

场战争完全是俄国发动的，他们先突击黑海西岸的西奈，

击溃了一文土耳其骑兵。” 

“可能他们有他们的理由。”雅娜说。 

“理由？”嘉士德爵士严厉地反驳，“西奈事件简直

是一场大屠杀，景况比你刚才看到的要悲惨万倍！” 

这一次，雅娜缄默了。一会儿之后，他继续说： 

“完全是土耳其兵士的杰出表现，才引起整个欧洲的

同情与敬佩，因此英法两国才在去年联合向俄宣战。” 

“战争全是愚蠢的、错误的！”雅娜情绪化地说。 

嘉士德爵士浮起揶揄的微笑。 

“这可是你们女人家的观点。其实战争往往是为了追

求正义、公平，就象这场俄土之战，意义在此。” 

“希望那些死者会感激你们的大恩大德！”雅娜忍不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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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反唇相讥。 

“你似乎并不全心全意地拥戴我们的国家和同胞嘛！

我可要提醒你，这场战争原本是为了争夺耶路撒冷圣地的

占领权而引起的。” 

“这问题早在两年前就解决了。”雅娜尖刻地说。 

嘉士德爵士倒被她的话吓了一跳，他没想到她竟然相

当了解这些来龙去脉。 

他咧出一丝微笑，一闪即逝。他说： 

“的确，这个问题早就由英、法、俄三国的大使会商

决定了。但，无疑地，你也该记得俄国大使米契诃夫仍然

继续要挟土耳其做更多的让步。” 

嘉士德的声音忽然冷酷起来。 

“米契诃夫实在太过分，故意令土耳其难堪！” 

“那么你可认为⋯⋯我们会获胜？”雅娜小声地问。

嘉士德爵士注意到她在说出“我们”二字之前，稍稍犹豫

了一下。 

“当然！”他答道。“虽然开始的几个月，我方受到很

严重的轰击，但是现在军队的组织比以往严密多了，因此

我想沙皇提出和谈的日子也将近了。” 

雅娜没有再答话，他们默默无言地前进。 

和煦的阳光温柔地吻着他们的脸，一些不知名的野

花、小草，散发着幽微的清香，夹杂着阵阵咸味的海风，

轻轻飘浮过来。 

她轻轻地靠在嘉士德的臂膀中，看起来毫不费力，但

嘉士德心里明白她所以能如此轻松自若，完全靠自身的均

衡和她天生的优雅风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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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你常常骑马吗？”他一面想着，一面问道。 

“以前常常骑，”她答道，“现在可没有了。能驾着你

这匹骏马奔驰，想必是件乐事！” 

“这匹马是大使的，”嘉士德爵士说明着，“他对马匹

就象对其它事一样在行。” 

“你很仰慕他？” 

“谁不仰慕这位比苏丹还重要的人物？曾经有许多

人称史瑞福爵士为土耳其真正的国王，就是现在，还有很

多人这么说。” 

嘉士德的声音里透出一份前所未有的热诚。 

雅娜忍不住望了他一眼。 

刚看到他时，她觉得他虽然很英俊，但那份英国人特

有的孤傲冷漠，却令她很不自在。 

她原以为这种人只会孤芳自赏，因此倒吃了一惊。 

不过他却不是她心目中那种吸引人的男性典型，虽然

她不得不感激嘉士德爵士的解围。 

她也明白，嘉士德爵士很谨慎地避开了那些有危险性

的街道。 

“下次你真要特别小心了，”嘉士德的口气象在对一

个孩子说话。“你不该带着一个仆人就上街的。” 

“平常我并没有，”雅娜说，“因为我父亲病得很重，

我不得不上街为他买一些草药。” 

“为什么不请个医生呢？” 

“你知道，草药可以治百病。大多数的秘方都是由先

人留传下来的，虽然这些秘方没有记在医书上，但常常是

很灵验的。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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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可是不经别人指导而滥用，不也很冒险吗？”嘉士

德爵士不肯让步。 

“总不会比盲从医生要危险吧！”雅娜答道。 

她停顿了一下，然后又忍不住地讥讽他： 

“大家都知道这项事实：史库的医疗设备太差了，对

伤患根本就束手无策！” 

“你说得对！”嘉士德爵士表示赞同，“不过，我保证

史瑞福爵士完全是无辜的，绝不象英国报纸所评论的。” 

“原来英国人也动怒了！”雅娜喊着。“我真高兴！” 

“坦白地说，英国政府当局实在是一团糟，真是丢

脸！”嘉士德爵士很严苛地说。“而我们驻土耳其的大使却

受到别人的猜忌，完全蒙在鼓里！” 

他顿了一下，然后用平和的语调说： 

“但史瑞福爵士确曾努力地弥补过失，并尽可能地支

助南丁格尔小姐。” 

雅娜没有回答。一会儿之后，他又说： 

“你知道南丁格尔吧？” 

“我想，没有人会不知道的！”雅娜回答。“土耳其的

报纸每天都载满了她的故事，大家都佩服她的勇气，可是

仍然认为女人不应出来抛头露面，‘女护士’令他们感到

十分不可思议！” 

“你呢？”嘉士德爵士问道，“你好象并不打算学习

南丁格尔？难道你不愿把希望散播给那些受难的兵士？

难道你不想在战争中为女人争得一席之地？”。 

他开始反击了。 

“我现在正是一个护士，”她静默了一阵，“我父亲病



◆ 爱 的 奴 隶 ◆ 

─ 13 ─ 

 

得很重。” 

“抱歉！”嘉士德爵士说。 

“所以我切身体会到护士的重要，”雅娜继续说，“我

觉得，有没有战争都一样需要女护土的。” 

“这点我可不同意，”他说，“以往的战争，我们总设

法不让女人参与，老实说，我认为女人不但帮不上忙，反

而令人厌烦。” 

雅娜的脸上露出一层笑意，使她看来容光焕发。 

“这些话正在我意料之中，爵士。”她带着几分自得

地说。 

“你的意思是说我古板，心胸狭窄？”嘉士德爵士质

问。 

“这可是你自己说的。”她甜甜地回应着。 

他们之间似乎树立了一道无形的战旗，嘉士德爵士感

到兴味盎然。 

他的对手是如此的纤巧可爱，还兼具一股东方的神秘

气质。 

很可能是因为她那双乌黑的明眸，也可能是她身上散

发的那种馨香——似茉莉与月下香混合的气味。 

他从来没有闻过这种幽香，而且这股神秘的香味竟对

他产生了一种莫名的诱惑。他甚至感到她的身躯也异于一

般妇女，是如此的柔软、富弹性。 

“阁下可否在此一停？”雅娜出其不意地说。 

他勒住马，望见前方有一条古旧的石阶，很可能是罗

马人遗留下来的。 

“走这条路，”雅娜依循着他的眼光解释着，“要比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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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路快得多了。” 

说着，她轻轻地顺着马鞍滑下来，然后昂首凝望着他。 

“真感谢你！”她很平静地说。 

嘉士德爵士也随着跨下马，一面伸出手来： 

“很高兴能帮上你的忙。明天我能再来看看你吗？” 

雅娜摇摇头。 

“抱歉，我父亲病得很重，无法见客。” 

“那我可以留一张问候卡向他致意吗？” 

她回报他一个甜蜜的微笑，觉得他很有趣，但她绝不

打算让步。 

“我只能重复刚才的话，爵士。”她说，“再见！我们

谈得很开心！” 

说完，她立刻转身，根本没有握嘉士德爵士伸出来的

手。 

她很快就步上了石阶，嘉士德爵士只能无助地站在原

地，目送着她优美的背影，直至消失。 

她没有回首，也没有探手，就这样走出了他的生命。

更令他心神不宁的是他发现自己对她的了解几乎等于零。 

她的名字是雅娜，可是雅娜又是谁？ 

她有良好的教养，是一位淑女，但为什么这么神秘

呢？ 

令他奇怪的是她似乎对这场战争很了解，而且他不得

不同意她的说法：这场战争原本是可以避免或调解的。虽

然从外交官的立场来说，这并不是一件易事。 

因为俄国显然是蓄意挑衅，坚持不肯接受土耳其所提

出的和谈，使史瑞福爵士的心血完全化为泡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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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们对史库医疗设备的批评指责，确实是医院当局的

错误。 

他们故意隐瞒不报，甚至宁可让伤患死去，也不愿向

外交部求援。 

当大使发现真情，完全了解医院的实况后，他立刻采

取各种可能的方法来救援这些伤患。 

他借用了许多房屋作为病人休息之所，其中还包括一

座苏丹的宫殿，此外土耳其当局也供应了一艘汽艇，用以

输送食物。 

最后史瑞福爵士还呼吁大众，以仁慈人道的态度来对

待敌方的伤患。 

完全是由于史瑞福爵士的坚持与奔走，才使得医药情

况逐渐好转。当然，人们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淡忘在战争

初期的悲惨情况与无数无辜的死者。 

他没想到自己竟会和一个法国女子谈论到这件事，并

且挺身而出为大使辩护。 

在康士坦丁堡的人们大致可以分成两派：一派是极端

拥护崇拜史瑞福爵士的人士，大半是英国人与土耳其人，

在他们眼中，史瑞福爵士就象是天国派来的天使，手持宝

剑，雄屹在东方之门，卫护着欧洲的安全。 

另一派是法国人，出于法国大使的无能，使他们不停

的埋怨，认为他们被英、土两国忽视、排斥，似乎认为法

国才配当这场战争的统帅。 

史瑞福爵士在前晚就曾对嘉士德爵士说过： 

“英、法两国实在很难共处，因为法国人总认为自己

该居于领导地位。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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